
!"

!

!

!""#!$"%&# $%六

&''() *+,-.

/+01,&#"#"2"!()$*+$,((!

!"#$%

"

#

!"#$%&

'()*+, -.

/0123)45

%678)9:;

<0= ;<)>?

@%&)ABCD

@%&)E>F,

E-.D G@H%

&IJK)LMN

OP,QRPE7=

S/)TUVW,

X3YZ[\]^

_)`abcdef

ghijk)@l

;<D mnoap

q)rstuvw=

"

#

x"y)zo

{|}~)��7

��)��= S/

�h�@oT��

/���)��D

���)����

��/)��@�

�h�= ��DS/

�������/

ho� ¡ �¢S

/£��)¤¥H

¦h�= !" Tc§

¨©ªf )��;

<«�oTKB¬

�@®¯z��

vw)= |°±)

<²hz cI³´

7fDµzc�¶|

·)¸¹ºf=

&

'

(

)

»

¼

½

¾

�

¿

v

À

Á

Â

²

Ã

Ä

3

4

5

6

*

'

+

)

Å

Æ

Q

O

v

À

Á

Â

²

Ã

Ä

7

8

9

:

#ÇÈÉªÊË

�BÆ©ÌÍÎ 

ÏnÐÑwÊËI

X ) Ò � ¿ Ó Ô

ÕDÖ7×ØÙÚD

ÛÜÝÞßD Æà

ÔÕzSá�âã

ä)ÒàåÔæç

)Òè= Æ©Ìé

¢ê£ëÒD ìí

5î/ïðD Sñ

ëÒÖ7òóôõ

h�)²Ùö÷=

øD ùzúhûü

)ýý

!

"

,-. /01 234

5

6

7

8

)

�

þ

v

À

Á

Â

²

Ã

Ä

;

<

=

>

;

?

@

A

5

9

)

3

ß

v

À

Á

Â

²

Ã

Ä

oÿ@!")

#$%7&ªDm'

() *Ô+Dêz

oT,-=./w 

01222@73S

)4D3S)É222

ê5<²6wzb

7 8 9 g : û )

c;ß<=>f?

)= &ª@AB@D

[CDEF)òªD

GH_9�DnIJ

)ªKLc<=>f

oToTMNýý

OPQRSTU*)

ÉV Q&T W�

$%"& X��¿ÓÉ

VY|Z;<[\=

::;<<

大约30年前，西安城中

一个小小的公寓里诞生了一
个女孩儿。她是家中长女，本
来应当像大多数城里人家的
女儿那样娇宠、那样宝贝，但
是很不幸，她没有娇生惯养的
机会。

父亲总是在外地工作，长

年累月不回家，等到回到女儿
身边的时候，浑身都是病，高
血压还加上半身不遂，卧床不
起，不仅不能照顾女儿，还要
女儿来照顾。母亲是个教师，
既要照顾自己的学生，又要照
顾家人，实在忙不过来的时

候，就把家务事丢给女儿。所
以，这女孩子从5岁开始学习
洗碗，从9岁开始学习做饭，
再大一点就开始洗全家的衣
服。别的孩子都在外面玩，她
却只能在家里忙这忙那，即便
到了考试最紧张的时候，依然

在做这些家务。
母亲是教数学的，又是个

严厉的家长，对这个女儿自有
一套严格的训练方法，所以女
儿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数学
能力，无论竞赛还是考试，总
是名列前茅。母亲于是夸奖女

儿聪明，这让女儿心里产生了
极大的自信。一个孩子一旦拥
有了自信的力量，其影响就会
超越一门课程而扩展到所有
课程，这女孩子正是如此。

在她出生后的第3年，妹
妹出生了。从那时起，母亲的

心思全都转移到妹妹身上，妹
妹受到更多的呵护。一旦妈妈
不在家里，姐姐很自然地担起
照顾妹妹的责任。

妹妹像姐姐一样聪明，不
同的是，她是全家人的宝贝，
人人宠爱，不让她受一点委

屈，也不让她承担家里的任何
责任。妈妈当然也希望妹妹能

像姐姐一样学习优异，但是很
奇怪，当年用在大女儿身上的
那套教育方法，如今在小女儿

身上不灵了。姐姐非常听话，
而妹妹却很任性，不服管教，
学习成绩总是不如姐姐。于是
大家都说姐姐如何懂事如何
聪明，又会干家务又会考试。
妹妹把这样的话听得多了，渐

渐在心里有了自卑，觉得自己
处处不如姐姐。索性把自己关
在屋子里面，偷偷看小说。

后来姐姐考上大学，离开
了家。不到一年，爸爸撒手西

去。家里变故接二连三，妹妹没
有了依靠，好像是在一夜之间

长大了，什么都会做，也不再任
性。妈妈看到这一切，惊喜万
分，开始用新的眼光打量小女
儿。当初用来表扬姐姐的那些
话，现在用在妹妹身上正合适。
妹妹听到赞扬，心里乌云散去，
成了一个“阳光女孩儿”。看来

心理暗示会影响一个人的情
绪，人们总是朝着被赞扬的那
个方向走。自从姐姐离家后，妹
妹的学习成绩也好了起来。

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过
去10年了。姐姐从西北工业
大学毕业，又在哈尔滨工业大

学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现
在则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
究员，名字叫初敏。

妹妹读的大学比姐姐的
大学还要好———西安交通大
学，毕业之后去了新加坡，在
那里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

新的课程，最终完成了注册会
计师的考试。

母亲已经退休了，回想自
己任劳任怨的一辈子，最得意
的事情就是两个女儿。她开始
相信：“人们往往过高地估计
优生的力量，却过低地估计环

境的影响。所以形形色色的优
生理论和营养套餐充斥在市
场上，但是即使在一个家庭中
长大的兄弟姐妹，也会有巨大
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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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高中是这样的。
大学就发生一些变化了，大学
的课程更灵活一些，光努力还
不够，还要有方法。当然不论

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有一个
东西是共同的，那就是态度。
态度可能对最后的结果产生

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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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虎，凤凰有名的帅

哥，他一出差，肯定有好多人
想他，特别是楼下送便当的
女老板。有一天，女老板偶然
发现帅哥原是有老婆的，再
接电话就有些哀怨。不过，一
虎如果出差去录 《纵横中
国》节目，女老板还是想他
早点回来，好多卖几份便当。

胡一虎却不管这些，一心去
干正事，他从小生在台湾，对
大陆一知半解，这次自要去

美美地“纵横”一番。
他去的第一站是江南某

省。进去一看，演播厅富丽堂
皇，观众们正襟危坐，十分庄

重。胡一虎克制着内心的紧
张与激动，舔舔嘴唇，整整头
发，四下张望，看到自己的正
前方有一摄像机正在下降，
知道这是给自己特写的，忙
堆出笑脸，对摄像机点点头
说，开始！只见那机器似能听

懂人语，一路降下来，对上了
一虎的脸。一虎刚要张口说
开场白，那摄像机并不停下，
继续下降，然后稳稳地对准
一虎的脐下三寸处。一虎忙
说，这次不算，再来。结果第
二次、第三次，摄像机每次都

是固执地去特写那个地方。
在场的官员、学者和观众终
于绷不住劲，笑翻了。

EFEG

有一次和胡一虎一起

出差马来西亚，他给我讲了
一个故事，我想应该是他编
的。他说他刚到香港时，努
力学习广东话，同时又努力
巴结一起工作的编辑们。有
一次他问一位女编辑：“你
有没有空呀？”他的本意是

想请这位女同事吃饭。但没
想到女编辑一脸不高兴地

说：“关你屁事！”原来，广
东人问人有没有时间，会

问“得不得闲”，绝不会问
有没有空。空在广东话里
发“轰”(hong)的音，而广
东话里的 “胸” 也发一模
一样的音。所以老虎问女
同事“有没有空”，在这位
女同事听来，就是“你有没
有胸？”当然会挨当头一棒

了。 H*+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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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虎这个人特别的好

玩，因为现代的人和电话有
着不解之缘的，他在给他太

太打电话的时候，甭管是什
么年代的好莱坞明星，你给
他拎出来，你说他那个声音
有多好听，胡一虎都能把他
们盖过去。他的声音特别有
男性气质。他一打电话，你大
概能在旁边猜出来他是给谁

打的。
比如说他在给他太太打

电话的时候，有种“泰山压
顶不弯腰”的那种男人的感
觉。声音里又充满了亲近，
问的事情非常的详细。比如
说：今天怎么样啊，吃的什

么东西呀？有没有下雨呀，
有没有加一件衣服呀？声音
的感觉就是，这个靠山实在
是太稳固了，特别强的一种
安全感，很有魅力。等到他
跟他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就
不一样了，你就感觉突然从

一座大山化作了涓涓细流，
顺到她女儿幼小的心田里面
去了。丈夫和父亲这两个角
色之间转换的跨越程度是非
常大的，他特别自然地让你

体会到一个男性需要扮演的
不同角色。

胡一虎特别善于舞蹈，
很有艺术细胞，他钢琴弹得
很好。练钢琴，据说是因为学
琴的孩子不会学坏。他的那
种稚气会在他听到音乐的时
候表现出来，他听音乐的时
候，不自觉地脖子也好手也

好就开始动，因为他自己的
音乐素养的关系，所以他的
韵律、拍子掌握得非常好。不
过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一
个新疆舞乐曲，但他给你跳
一个非洲舞的动作，虽然挺
好笑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节

奏感特别好，你就觉得那个
也能合到一块去，挺和谐的。

M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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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围黑压压的人群，狗子

怎么也冲不出去，数不清的
拳、脚、棍棒、砖头、石块、铁
锹、钢条，劈头盖脸地涌来，攥
住头发，脑袋被死死摁住，两
臂被反架过去，根本无法保护
自己，眼见一个汉子两手抱起

磨盘大的一块石头，就往右腿
砸过来。他们知道他缺一条
腿，左腿是假腿，就是要砸你
的好腿，他猛地一躲，却躲不
动，石头一下子砸在右腿腕子
上，他重重地哼了一声……

脑袋好沉，有如九重磨

盘，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好困，
困得麻木，困得晕晕乎乎。眼
皮很紧，像粘住了胶皮，他好
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就是睁
不开。他喘了喘，一下子觉得
极累极累。整个世界渐渐变得

很黑很沉很深远，四野无声无
息，一片死寂。

蓦地，他听到了一种极低
沉、极可怕的声响。哳哳哳哳
……巨响越来越大，越来越
近，他下意识地一下子抓住了
枪……枪还在！突然一阵激

动，一阵亢奋。枪还在！他还有
枪！哳哳哳哳……他下意识地
肩膀一抖一甩，几乎是一眨眼
间，枪就支在了眼前，同时手
已扣在了扳机上，动作完美无
缺，一气呵成。尽管他只用一
只手，左手左臂此时已毫无知

觉。这是无数次夜间突战训练
的结果。他从来都是优秀。

疼痛越来越甚，有如无数
利刃一齐把他戳住。又是一阵
强烈的晕眩，他猛一下闭住眼
睛，映在脑海里的只是一只巨
大的莹绿色的表盘。时针正指

向二十一点五十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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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听人说过狗子枪法
很准，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准。

被打倒的四人中，第一个
正中眉头，第二个打中额头，第

三个偏了些，从耳廓旁打了进
去。估计是被害者转身想逃，才
给打偏了。第四颗子弹是从腰

际打进去的。从射击这个角度
来看，这应是个最佳位置。因为
被害者已回过身去，想弯腰而
逃。只有这个位置是致命的。

四人中两人当即毙命，两
人重伤，伤者正在医院抢救。从
伤情看，其中一人抢救过来的
希望不大。另一人即使抢救过
来，也不妙了。子弹从腰际打进

去，穿透肾脏和脊椎，然后很结

实地留在肝脏里。
会这么准！老王从现场跑

过来跑过去，跑过去跑过来。
越想越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简
直不可能！狗子用的枪是一支
老掉牙的旧式步枪。极大极沉
极笨，而且是在深夜，而且是
身负重伤……速度又是那么
快。从现场的情况看，凶手必

须一枪接一枪地射击。村里所
有听到枪声的人也都这么说，
枪声很紧，像几个大爆竹串在
一起，叭叭叭叭，一下子就完
了。人们原都以为狗子用的是
自动步枪或冲锋枪，没想到是
这种老步枪。

老王和老所长在一块儿算
了算，试了试，打出了一发子
弹，然后退膛取出弹壳，再取出
子弹塞进枪膛，拉回栓，扣住扳
机，瞄准，怎么着也得四秒左右
的时间。但四秒钟在那时则绝
对不行，时间用得太多，否则就

不可能再打出第二枪。因为这
四个人几乎是一齐向狗子扑过
去。距离很近，不到二十米远，
有四秒钟肯定扑到身上了。

最多只能用两秒多点的
间隔时间，这才可能打倒第二
个人。打倒第二个人，第三个

人才会愣一愣，或者吓一跳，
但这估计也只能用去一两秒
钟的时间，如果这时狗子仍然
不能再一次举起枪来，那个人
就不可能转脸往后逃，很可能
一下子扑上去夺枪，因为距离
太近了，也就是一二秒。第三

个打倒，第四个才会猛然转身
回逃。但如果再慢一二秒，就
可能打不准了，因为第四个被
打倒的地方离窑门口还不到
一米远。如果再迟一秒，就会
逃进窑里去，肯定就逃了，实
在不可想象。狗子当时实际上

只剩了一只手……
从现场看，这纯粹是一起

骇人听闻、蓄意而为的恶性凶
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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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的疲惫，一脸的无

奈。大清早，我坐在沙发上，双
臂平托于高级的红木经理桌
上，看着小小的红色国旗和小
小的地球仪，两眼发呆，陷入
沉思。此时，公关部的小李踩
着高跟鞋，款款移步而来。
“方总，这是几份推荐

表，都是暑期自荐短期打工
的，你看一看，确定一下吧。”
我懒懒地接过手，心里有些不
快，不就是选一个办公室的接
线员吗？有必要事事请示吗？
我胡乱地看了几眼，应聘的都
是些大学生，年龄不大，都有

些特长，当然这些特长在我这
儿派不上用场，录取哪一个都
无所谓，反正是短期打工。于
是我挑了一个本市的学生，理
由是以后联系方便，有什么事
可随时召来。
“就定那个叫林怡的学

生吧，你通知她下午到我这
儿来一下。”
“是。”小李扭转身，退

出门外。
下午三点半，我回到经

理室，刚拿起一份报纸，小李
走了进来，“方总，那个叫林

怡的女学生等了好几个小时
了，现在叫她进来，行不
行？”
“行呀，行行行。”我丢

下手中报纸连忙应道。
“好靓丽的女孩。”我几

乎脱口而出，当这个应聘的女

学生站在我面前时。身高足有
一米七，体形丰满，皮肤白皙，

呈现着蓬勃的生命力，肤色红
润，肌色健康，散发着强烈的
青春气息，这是成熟女性无论
靠什么保健品都不会再拥有
的特质。我痴痴地盯着那双迷
人的眼，女孩子不好意思起
来，缓缓地低下了头。

我自觉失态，“你坐下

吧。”我指了指边上的椅子。
“站着好，我习惯站

着。”她微微一笑，皓齿一
露，满脸谦恭之色，两手下
垂，交替着揉搓起来。

我简单地把任务作了一
下介绍，如接听电话、整理文
件、招待客人的一些基本要
求，“你的前任是一位毕业

不久的女大学生，她家中有
事，临时休假，所以暑期临时
招聘你来这儿工作，至于薪
水吗？招聘书上有规定，不过
……”冲着她那副美丽的眼
神，我也不忍心再按原价了，

“不过这可以更改，上面规定
是月薪 800，我就改为 1000

吧。”我满怀深情地看着她，
“你看行不行？”

姑娘脸上顿现欣喜之
色，“好，谢谢方总……”

不知为何，自此以后，姑
娘的身影便不时地在眼前浮
现，有些模糊飘忽。我喜欢看

她那略带忧郁的眼神。一天早
晨，柔和的晨光透过窗玻璃照
射进来，洒落在她的头上、肩
膀上、胸脯上，乌黑的卷曲的
头发上平抹了一层金黄的色
彩，脸上呈现着一股灿烂之
色，那蓬勃的生机，只有少女

才会拥有，令人炫目……
林怡被我盯得不好意思

了，她脸一红，扭转身子，收
拾起桌上的文件来。从恍惚
的神思中清醒过来的我，在
只有二人的寂静的经理室
中，毫不犹豫地开口了，“小

林，如果晚上有空，我请你去
喝咖啡。”

林怡的脸上显出一股为
难之色，眉毛微蹙，嘴唇一
咬，一脸的歉意，声音很轻，
但很清晰，“方总，谢谢你的
好意，我不能去。”

“为什么？”意外，像我
这样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大公
司经理，年龄三十出头，发出
这样的邀请是许多女性求之
不得的事情。
“我妈是一个传统的人，

她关照我晚上不得外出，况

且她身体不大好，需要照
顾。”小林脸上掠过一丝凝
重之色。
“那你爸呢？”
“我爸？”林嘴唇一哆嗦，

想说什么，又马上止住了，
“方总，很抱歉，晚上没空。”

“行……行行行。”好在
办公室没有其他人，虽然这
样的拒绝有些尴尬，但终究
无伤大雅。


